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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目标下缩小农村内部
收入差距的实现路径

———基于生计多样化视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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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计多样化是农户分散风险冲击、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生计手段,有助于提高

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助力农户脱贫增收.但生计多样化能否缩小不同收入群体之间

的收入差距,取决于现实中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全国性家庭调查

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生计多样化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研究发现:生计多样化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具体地,多样化生计活动突出表现为“益贫性”的特点,在缩小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方面作用显著.基于收入结构的不平等分解结果显示,务工收入对家庭总收

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务工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改善总收入不平等状况.特别地,对于生计多

样型农户,务工收入增加１％,总收入不平等会减少４％.此外,分区域分析发现,生计多样

化能够明显改善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由此认为在

低收入的农村地区应提倡生计多样化,以有效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促进相对低收入群体加快

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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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脱贫攻坚走向共同富裕,是当前社会各界亟需回答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之后,农民生活质量大幅提升.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我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和农村人

口的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同时,农民收入增长在八年间实现“双超”,既跑赢经济增速,也超

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户收入出现跨越式增长,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前进了一

大步.但应当注意到,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农村居民内部

收入差距问题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抽样调查数据,２０１９年农村收入最低２０％家庭与最高

２０％家庭的平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４２６３元和３６０４９元,收入差距高达１∶８．４６,不平衡现象十

分突出.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增收环境和动力机制的调整变化致使农村家庭增收形势趋

于复杂化,对农户增收形成制约.因此,避免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

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生计多样化在脱贫攻坚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开源增收的同时,实现了低收入人群收入的稳

定增长.当前,我国农村家庭生计活动呈现多样化和向优势生计发展的趋势,大多数农村家庭的收入

来源具有多样性和阶段性特征[１Ｇ２].生计多样化具体表现为纯农户农业经营的多样化与农户非农活



动的兼业化[３].生计多样化被认为是农户在面对外部压力和打击时的适应性生计策略.特别是对于

贫困农户,通过重新组织家庭内部拥有的各种资源禀赋,农户以农业多元化经营或转向非农活动的方

式管理或规避农业生产风险,稳定家庭收入流,减少收入不确定性.多样化的生计活动能够充分发挥

家庭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收入水平,这对于维持低收入家庭生计可持续性、保障生计安全具有积极

意义[４Ｇ５].
虽然生计多样化能够根本上提高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但能否系统性地缩小不同收入群体

之间的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仍有待探索.理论上,如果生计多样化更有利于提高更多中低收入人

群的收入水平,那么生计多样化将在促进个体增收的同时,对总体农户之间的收入分配产生长远影

响,最终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但值得注意的是,生计多样化对不同家庭收入影响存在某种不确定

性.农户为规避风险采取的多元化生计方式,可能会抑制自身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阻碍规模化、专
业化进程,导致规模经济损失[６].对于风险水平较低的生产项目,多样化经营策略还会减少农业生产

预期收益,产生“多元化折扣”[７Ｇ８].因此,有必要在厘清生计多样化对不同农村家庭收入影响的基础

上,采用现实数据进一步验证生计多样化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从农户生计视角提供未来促

进全社会共同富裕的战略思路.
从现有文献看,直接对生计多样化与农户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讨论较少,相关文献主要围绕农户

不同生计活动类型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展开讨论.其中,极少数文献分析了纯农户农业经营多样

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吴本健等利用河北马铃薯种植农户数据研究了多样化种植对农户收入不平

等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多样化种植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农户收入不平等状况[９].大多

数研究则集中分析了农户非农就业行为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与高收入群体相

比,由于中低收入农户在农业生产方面缺乏优势,需要同时从事其他非农活动赚取更多收入,因此这

部分农户外出务工的倾向和实际外出务工人群比例更高,外出务工显著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有助于缓解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１０Ｇ１２].但江克忠等研究指出,由于获取非农就业的机会不平等,在
５年时间内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状况在恶化,并且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内部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从

２０１０年的６５．０％上升到２０１４年的７３．６％,成为造成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１３].除外出务

工外,有学者研究了本地创业活动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的非农创业行为也会加剧

农户收入不均衡状况,进一步扩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１４Ｇ１５].
以上研究主要考察了农户单一生计活动类型(主要为非农就业)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和贡献情

况,忽视了家庭内部各项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性,未直接回答生计多样化是否有助于缩小农户收入不

平等.即使少数文献讨论农户多样化种植行为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样本也仅局限于某一特定

地区的种植农户,样本量有限.之所以出现上述研究不足,一方面可能与研究方法未能突破有关,另
一方面可能与缺少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数据有关.

为此,本文利用全国性微观调查数据,将农户的生计来源细化为粮食种植、经济作物种植、林木种

植、畜禽养殖、自营工商业和务工等六类农业经营活动和非农经济活动,涵盖了农村家庭维持生计的

主要方式,首先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考察生计多样化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
使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比较了生计多样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效应差异;进一步,基于收入结

构分解方法对比单一生计型农户与生计多样化农户的各项生计活动收入在不同收入组家庭中的分布

情况,以及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后,从地区差异视角比较生计多样化对不同地区农村家庭收入

不平等的影响.

　　一、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生计多样化概念最早由Ellis提出,是农村家庭为维持和改善生计水平,基于自身生计资本构建

多元化经济活动和社会支持能力组合的动态过程[１６].在概念上,生计与收入之间属于包含与被包含

的关系.生计包括除收入外的生计资本(如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经
济活动、将资本嵌入经济活动的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等要素,因此生计多样化并不等同于收入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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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但尽管如此,大多数学者认为家庭多样化行为动机主要是为了追求收入最大化、减少收入波动或

两者兼而有之,将收入作为衡量家庭多样化行为的变量具有一定合理性,多数经济研究也侧重于从不

同收入来源角度研究家庭的生计多样化行为[１７Ｇ１９].鉴于此,本文从收入来源多样化的角度分析家庭

生计多样化.
理论上,农村家庭之间收入不平等的缩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处于低收入尾部的人群收入得

到明显提高;二是处于低收入尾部群体的分布有所优化,更多低收入群体接入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与

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２０Ｇ２１].据此分析,生计多样化缩小家庭间收入差距应该要满足以下三个假设:
第一,多样化生计活动所引致的收入变化会影响农村家庭的收入分布;第二,多样化活动带来的收入

增长足以改变原有收入分布格局;第三,这种收入分配的改善能够缩小底部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

收入差距.在梳理生计多样化与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时,需要重点围绕上述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研
究分析框架如图１.

生计多样化包括农户农业经营多样化以及非农活动的兼业化行为[２２],农业经营多样化强调农户

从低附加值作物的生产转向高附加值作物和畜禽养殖等农业生产活动,非农活动兼业化则强调农村

家庭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即使从个体层面看,家庭成员仅从事具有比较优势的单

一生计活动,但在家庭层面则会形成多样化的生计活动和收入来源[２３Ｇ２４].虽然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具

体表现形式存在差异,但从行为逻辑来看,农户选择多样化生计活动的动因则存在共性.一般认为,
农户选择生计多样化活动是为了分散农业生产风险和农产品价格风险.由于现实中正规信贷与保险

市场发展不完善,农户消费会受到收入波动的影响,农户生产决策与消费决策之间不能完全分离,因
此家庭会投入相当资源来稳定未来收入流以减少收入波动造成的不利影响.其中,生计多样化是农

户实现收入平滑所采取的重要生计策略.通过选择多样化的生计活动,而不是专门从事单一最大化

收入的活动,以减少家庭总收入的过大波动,这种方式有效分散了收入风险,起到收入稳定器的作用.
除此之外,生计多样化为家庭提供了改善生计的机会,部分研究认为生计多样化是农户基于灵活的家

庭分工采取经济活动组合的方式获得更高收入的行为[２５].比如,现实中农村家庭非农收入份额的

不断增长,家庭利用不同农业生产活动之间的互补关系开展种养结合、农林混作等多样化农业

经营活动等,反映了生计活动的多元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家庭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实现

范围经济[２６].
由于农村家庭在资源禀赋和风险管理手段方面存在差异,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对家庭总收入分布

也会产生异质性影响.陈传波研究发现农户多样化水平与家庭总收入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即生计

单一的经营方式可能会使农户获得高收入,但也可能导致农户陷入低收入的境地[５].原因在于富裕

农户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等生计资本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能够专业化于有更

高进入门槛同时收益也更高的活动.而贫困农户受限于资金、文化程度和社会资本不足的约束,就业

竞争力缺乏致使其获取的赚钱机会有限,最终只能专业化于低风险、低收益的简单生计活动.对介于

二者之间的农户,从事多样性的生计活动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现金收入是大多数农户的现实选择.因

此可以预期,通过外部干预的方式降低低收入农户开展其他生计活动的门槛、为低收入农户提供多样

化的生计活动选择,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与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
此外,与高收入农户相比,低收入农户风险管理手段有限.已有研究发现,低收入农户追求收入

平滑,更倾向于采取事前预防的方式应对风险,由于多样化生计活动产生的收入更具稳定性,农户会

通过保守生产、非农就业和多样化经济来源的方式平滑收入波动,分散收入风险[２７].高收入农户则

更追求传统的消费平滑,通常采取借贷、储蓄和保险等事后应对的方式来管理风险.因此可以预期,
多样化经济活动作为农户的收入稳定器,低收入农户采取生计多样化方式进行风险管理的边际收益

更高,有助于缩小低收入农户与其他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改善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如下:
假说１:现阶段生计多样化带来的多样化收益大于经济效率损失,对农户收入起到促进作用.
假说２:生计多样化具有“益贫性”,能够缩小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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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分析框架

　　二、研究设计

　　１．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５年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调查内容涵盖２９个省

(市、自治区)家庭成员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兄弟姐妹数量等个人特征以及金融资产及固定资产状况.
最重要的是,该数据包含家庭从事各项生计活动信息,如农业经营情况、非农务工和自营工商业等生

计活动参与及收入构成情况等,满足了本文研究的数据要求.基于本文研究目的,研究以家庭为单

位,将样本范围限定在农村地区,剔除户主年龄在１８岁以下的家庭以及户主信息缺失家庭.为保证

户主本人特征能够代表家庭特征,户主必须是家庭财务决策者,当事权和财权须统一在户主身上.此

外,对于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进行删除,最终得到有效样本包括来自２８个省(市、自治区)２５８个区

县的７５３７个农村家庭.

２．变量介绍

(１)生计多样化水平.由于本文侧重于从收入来源多样化的角度分析家庭生计多样化行为,考虑

到其他家庭活动如家务劳动、老人照料、子女教育等难以直接量化其经济价值,研究中农户生计活动

范围主要包含粮食种植、经济作物种植、林作物种植、畜禽养殖、自营工商业和务工等６类农业经营活

动和非农活动.
在变量选取方面,本文分别从收入来源的丰富性和均衡性两个方面衡量农户生计多样化.一般

而言,农村地区贫困家庭由于缺少生计资本,通常无法自主选择工作机会[２８],他们会参与各种可能的

生计活动拓宽家庭收入来源,强调收入来源的数量能够反映这部分群体的生计多样化情况.对于非

贫困农村家庭而言,他们一方面可以从事多种生计活动,分散收入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将主要精力投

入到与自身能力更为匹配的生计活动中,最大化家庭收入.因此,在衡量生计多样性时,既需要考察

生计来源的丰富程度,还应对占家庭收入份额高的生计活动予以更大的权重,反映农户各收入来源的

均衡性.
借鉴 Asfaw等和Johny等的研究,本文采用农户生计活动数量和Simpson 指数两个指标从丰富

性和均衡性两个角度衡量农户生计活动的多样性[２９Ｇ３０].在第一种衡量方式中,将家庭从事的每种生

计活动赋值为１,若家庭从事粮食种植和经济作物种植两种生计活动,则其多样化指数值为２,以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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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在第二种方式中,Simpson 指数的计算公式如式(１):

Simpsoni＝１－∑
N

k＝１
P２

i,k (１)

其中,N 是家庭i从事的生计活动总数,N 的最大值为６,Pi,k是家庭i所从事的第k种生计活动

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Simpsoni指数的取值范围在[０,５
６

].Simpsoni指数越大,代表家庭的生

计多样化程度越高.
(２)家庭总收入.本文将家庭总收入定义为各项生计活动收入的加总,与家庭从事的生计活动相

对应.虽然这种做法只考虑了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不能涵盖农户的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但保

持定义上的一致性有助于更好的分析生计活动多样化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此外,从实证层

面看,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会直接改变特定人群的收入,从而造成整体收入分布发生改变,估计

结果会混淆生计多样化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与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

上述原因,本研究在计算家庭总收入时未纳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图２对比了从事单一生计活动家庭与从事多种生计活动家庭在不同分位数下的收入情况.总体

来看,在各分位点上,农户从事的生计活动类型越丰富,家庭收入水平越高.为了解家庭内部收入差

距情况,计算了家庭各分位点收入与第１个百分点收入的比值(即Pi/P１).可以看出,高收入家庭与

低收入家庭之间收入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农户所拥有的收入是收入分配底部

农户的１８０倍以上.从农户生计活动数量看,相对于从事多种生计活动的农户,从事单一生计活动农

户的内部收入差距更大.总结上述信息,家庭生计活动类型多样化与农户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同
时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存在负向关联性.

图２　按生计活动数量划分的农户收入分布

　　(３)其他控制变量.根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农户收入会受到家庭持有生计资本的影响.具体

地,生计资本主要包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五个方面.借鉴王洒洒等

的思路,人力资本选取户主受教育年限、年龄、家庭人口规模和儿童(小于１６岁)比例作为衡量指

标[３１];金融资本以家庭储蓄和信贷获取经历作为度量指标;自然资本采用家庭承包农地面积作为代

理变量.参考李聪等的研究,社会资本选取户主及配偶的亲兄弟姐妹数量、同村庄亲戚个数作为代理

变量[３２];物质资本则采用家庭持有的农业机械、汽车和房屋价值进行衡量.根据农户是否实施生计

多样化,本文将样本分为Simpson 指数为０(仅从事１种生计活动)与Simpson 指数大于０(从事２种

及以上生计活动)两组.表１给出了两组样本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１可以看出,除农地面积

外,从事单一生计活动的农户与从事多样化生计活动农户在其他生计资本存量方面并不存在明显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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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
生计多样化(N＝２７０５)

均值 标准差

生计单一化(N＝４８３２)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家庭总收入/元 ５８６７３．１２０ ６２６１６．９３０ ３５７４１．２３０ ４２００９．３９０
核心自变量

生计多样化
Simpson指数 ０．３３５ ０．１６６ ０ ０
生计活动数量 ２．２５７ ０．５０３ １ ０

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

家庭人口数 ４．３３９ １．６６１ ４．１６２ １．８２５
儿童比例 ０．１５３ ０．１６５ ０．１６０ ０．１８０
受教育年限 ７．８００ ３．０８９ ７．３０２ ３．２６１
年龄 ５２．１５５ １０．２２２ ５３．２１３ １１．２０６

物质资本

农机估值/万元 ０．３３９ ０．９８２ ０．１７６ ０．７１２
车辆估值/万元 ０．９８７ ２．９３６ ０．７４９ ２．６１０
房屋估值/万元 １９．０４７ ３６．０６９ １８．９５０ ３３．６１８

自然资本 农地面积/亩 １０．０１９ １１．６２１ ７．２８６ １０．１３３

金融资本
家庭储蓄/万元 １．５２８ ３．２５１ １．１７７ ２．８４０
是否获得过信贷 ０．２０２ ０．４０１ ０．１９０ ０．３９２

社会资本

兄弟姐妹数量 ４．３６９ ２．８４１ ４．１６１ ２．９２２
村庄 内 亲 戚 数 量 (没 有 ＝１;１ 到

３个＝２;４到６个＝３;６个以上＝４;
计量时将选项设为虚拟变量)

２．７６２ １．１０５ ２．７２８ １．１００

　　３．研究方法

为估计生计多样化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采用Firpo等在研究中提出的基于不平等指

标统计量的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ecenteredinfluencefunction,RIF)[３３].RIF 能够反映样本

中自变量分布的边际变化对统计量的影响,具体的定义表达式如下:

RIF y,v FY( )( ) ＝v FY( ) ＋IF y,v FY( )( ) (２)

其中,v FY( ) 是y 的各种统计量;IF(y,v FY( ) )是y 的影响函数(influencefunction),量化了观

测值yi的微小变动对统计量v FY( ) 的影响.RIF 反映了在给定原始分布FY和统计量v(FY)的条件

下,观测值yi对统计量v(FY)的相对贡献情况.
当统计量v FY( ) 为基尼系数时,RIF 的表达式如下:

vGini FY( ) ＝１－
２
μY

RY (３)

RIF y,vGini( ) ＝１＋
２
μ２

Y
RY－

２
μY

y １－FY y( )( )[ ] (４)

其中,RY＝∫
１

０GLY(p)dp;GLY p( ) ＝∫F－１
Y (P)

－¥ ydFY(y)是广义洛伦兹曲线;p＝FY(y)为收入累

积分布函数.
由于影响函数IF 的期望值为０,基尼系数RIF 的无条件期望是基尼系数本身,表达式如下:

∫RIF y,vGini( )dFY＝∫１＋
２
μ２

Y
RY－

２
μY

y １－FY y( )( )[ ]{ }dFY＝１－
２
μY

RY (５)

若RIF y,vGini( ) 作为被解释变量与自变量X 之间存在如下线性函数关系:

RIF y,vGini( ) ＝X′β＋εi,Eεi( ) ＝０ (６)

在等式两边同时取无条件期望,可以得到:

vGini＝E RIF y,vGini( ){ ] ＝E X′β( ) ＝X
－

′β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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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的含义为自变量X 的边际变化对基尼系数vGini的边际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计量模型构建如下:

RIFinci,vGini( ) ＝α０＋α１Di＋α２Xi＋εi (８)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根据基尼系数构建的RIF,待估计系数α１衡量了生计多样化对收入不平等

的边际效应.为保证结果稳健性,采用家庭收入９０％分位数与１０％分位数之间的距离(interquantile

range,IQR)构成的RIF 作为衡量收入不平等的补充指标.

　　三、实证分析结果

　　１．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表２是基于基尼系数和收入分位距的RIF 回归结果.第(１)列和第(３)列汇报了生计活动数量

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可以看到,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时,样本中农户每多参与一项生计活

动,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会减少５．３％(－０．０２８/０．５２５),收入的９０分位数与１０分位数的差值将缩小

１２．５％(－０．４１/０．５２５).同样,第(２)列和第(４)列回归结果显示,以Simpson 指数衡量的生计多样化

估计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Simpson 指数越高,有助于缩小农户收入差距.这表明拓

宽家庭增收渠道、多样化收入来源是缩小农户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表２　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N＝７５３７

变量名
incomeＧGini

(１) (２)

lnincomeＧiqr(９０,１０)

(３) (４)

生计活动数量 －０．０２８∗∗∗(０．００７) －０．４１０∗∗∗(０．０４７)

Simpson指数 －０．０８２∗∗∗(０．０２３) －１．３３９∗∗∗(０．１７１)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０．０３１∗∗(０．０１３) －０．０３２∗∗(０．０１３)

年龄 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５∗∗∗(０．００４) ０．０２５∗∗∗(０．００４)

家庭人口数 －０．０２５∗∗∗(０．００４) －０．０２５∗∗∗(０．００４) －０．１７０∗∗∗(０．０２６) －０．１７８∗∗∗(０．０２６)

儿童比例 ０．０８７∗∗∗(０．０２８) ０．０８８∗∗∗(０．０２８) ０．１６８(０．２４６) ０．１８８(０．２４６)

农机估值 －０．０１２∗∗∗(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０．０３３) －０．００１(０．０３３)

车辆估值 ０．００７∗∗∗(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０．００２) ０．０６１∗∗∗(０．０１３) ０．０６１∗∗∗(０．０１３)

房屋估值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农地面积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０．００４)

家庭储蓄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 ０．０３３∗∗∗(０．０１１) ０．０３２∗∗∗(０．０１１)

是否获过信贷 ０．０４６∗∗∗(０．０１２) ０．０４５∗∗∗(０．０１２) ０．２６２∗∗∗(０．１００) ０．２５２∗∗(０．１００)

兄弟姐妹数量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０．０１３) ０．００８(０．０１３)

１~３个亲戚 －０．０２５∗∗(０．０１１) －０．０２５∗∗(０．０１１) －０．３１０∗∗∗(０．１２０) －０．３０４∗∗(０．１２０)

４~６个亲戚 －０．０１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０．０１３) －０．２０６(０．１３５) －０．２００(０．１３５)

６个以上亲戚 －０．００５(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０．０１３) －０．１３３(０．１０８) －０．１２８(０．１０９)

常数项 ０．４７７∗∗∗(０．０５２) ０．４５１∗∗∗(０．０５１) ３．０８６∗∗∗(０．３９６) ２．７０４∗∗∗(０．３９５)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IF 均值 ０．５２５ ０．５２５ ３．２７９ ３．２７９

R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标准误是基于Bootstrap方法自助抽取１５０次得到.下表同.

　　进一步分析生计多样化缓解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内涵.生计多样化能够缩小农户收入差

距,意味着生计多样化会影响农户收入分布,且对不同类型农户的收入存在异质性影响,特别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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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群体的增收效果更强.本文通过无条件分位数模型(unconditionalquantileregression,UQR)

分析生计多样化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生计多样化对家庭收入的分位数回归(UQR)结果 N＝７５３７

(１)
１０分位数

(２)
５０分位数

(３)
９０分位数

生计活动数量 ０．６８１∗∗∗ ０．３８７∗∗∗ ０．２６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１)

Simpson指数
１．９６５∗∗∗ ０．８２６∗∗∗ ０．６１６∗∗∗

(０．１４０)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统计量 １６．５５∗∗∗ １６．４８∗∗∗ ５０．４６∗∗∗ ５８．６７∗∗∗ １４．９７∗∗∗ １６．１２∗∗∗

R２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４ ０．１７７ ０．１９７ ０．１３３ ０．１４１

　　限于篇幅,本文仅报告家庭收入分布在１０分位点、５０分位点和９０分位点的无条件估计系数.
从表３可以看出,以Simpson 指数和生计活动数量衡量的家庭生计多样化在每个分位点的影响均显

著为正,说明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收入具有增收效应,生计多样化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更高.在不同

分位点上生计多样化对收入分布的边际效应存在差异性,说明生计多样化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具体地,随着分位数的提高,生计多样化对家庭收入的边际效应呈递减倾向.以生计活动数量为例,
生计活动数量在农户收入分布１０、５０和９０分位点上的估计系数分别为０．６８１、０．３８７和０．２６７,意味着

收入来源每增加一种,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平均会提高６８．１％,而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平均会增加

２６．７％,这表明生计多样化对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促进作用明显大于高收入家庭.此外,对于从事两种

及以上生计活动的农户(占样本比例约为３６％),其收入分布的低端差距(lnincp５０－lnincp１０)将缩小

０．１０６((０．３８７－０．６８１)×０．３６),而收入分布的高端差距(lnincp９０－lnincp５０)将缩小０．０４３.由此可

见,收入来源多样化对减少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更大,这是以往研究中未发现的结论.至

此,本文的研究假说１和假说２均得到验证.

２．收入结构对家庭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

上一节研究结果表明,生计多样化具有益贫性,有助于缩小农户的收入差距.本部分进一步从收

入结构的视角对家庭生计多样化进行深入剖析,考察不同收入来源的不平等状况及其对家庭总收入

不平等的贡献和边际效应.
为了比较这些特征在生计单一化与生计多样化家庭之间的差异,根据生计多样化指数将农户分

为生计单一型农户(Simpson 指数为０)与生计多样型农户(Simpson 指数大于０).借鉴 Lerman等

提出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得到表４的计算结果[３４].其中,S 是农户不同来源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比重,G 表示农户不同来源收入的基尼系数,R 是不同来源收入与总收入分布的基尼相关系数,反映

了不同来源收入的分布情况;Share是不同来源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程度,Change是不同来

源收入变化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边际效应.
从各项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S 来看,家庭务工收入占比最高,其次是自营工商业收入和粮食

种植收入.与生计单一型农户相比,生计多样型农户的自营工商业收入和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种植收

入占比更高,务工收入占比较低.其中,生计多样型农户自营工商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高出生计

单一型农户约１０个百分点.
从各项收入来源的不平等指标G 来看,相较于其他收入来源,务工收入的基尼系数最低.虽然

林业收入和畜禽养殖收入不平等状况最严重,但由于其占家庭总收入比例低,因此对总收入不平等的

贡献度Share也偏低.同时,与生计多样型农户相比,生计单一型农户各项收入来源的不平等程度

明显更严重.
从各项收入来源的分布R 来看,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主要集中于低收入组家庭.与生计单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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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务工收入集中于高收入家庭不同的是,生计多样型家庭务工收入主要集中于中高收入家庭,自营

工商业则更多集中于高收入组家庭.如果集中于高收入组家庭的收入来源不平等程度高,并且占家

庭收入比例大,则会增加家庭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从各项收入来源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Share来看,务工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最高,

其次是自营工商业收入.特别是对生计单一型农户,务工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达到７３．１％.
对于生计多样型家庭,务工收入和自营工商业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分别为４８．６％和３６．９％.

表４最后一列给出了各收入来源收入变动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边际效应.务工收入、农作物和林

业种植收入的增加有助于改善总收入不平等的现状,而畜禽养殖和自营工商业收入的增长会进一步

拉大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在于农作物种植和林业是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种植业和林业收入

的增长有助于缩小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缓解不平等状况.务工收入虽然集中于高收入群

体,但由于务工收入的基尼系数最小,从事务工劳动的家庭之间收入相对差距小,因此务工收入的增

长有助于改善总收入不平等状况.特别是对于生计多样型农户,务工收入增加１％,总收入不平等会

减少４％.畜禽养殖多集中于中高收入群体,且其收入基尼系数高,因而可能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
自营工商业收入的增长不利于缩小总体收入差距,也是由于自营工商业收入分布更多地集中于高收

入家庭,并且该收入来源基尼系数较高,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较大,导致自营工商业收入增加会使总收

入不平等状况恶化.
表４　基于收入结构的农村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分解

生计活动类型 S G R Share Change

生计单一型

粮食作物 ０．０８１ ０．９２７ ０．２５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６

经济作物 ０．０３２ ０．９７７ ０．３３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３

林作物 ０．００５ ０．９９７ ０．４５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畜禽养殖 ０．０１２ ０．９９６ ０．５９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

自营工商业 ０．１３８ ０．９６８ ０．７９５ ０．１９８ ０．０５９

务工 ０．７３２ ０．６４７ ０．８３５ ０．７３１ －０．００１

总收入 ０．５４０

生计多样型

粮食作物 ０．１３１ ０．７３５ ０．２９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７１

经济作物 ０．０７４ ０．８９２ ０．３３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８

林作物 ０．００６ ０．９９０ ０．２８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畜禽养殖 ０．０３３ ０．９７５ ０．５２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

自营工商业 ０．２３１ ０．９１０ ０．８３４ ０．３６９ ０．１３８

务工 ０．５２５ ０．５７６ ０．７６４ ０．４８６ －０．０４０

总收入 ０．４７６

　　３．分区域估计结果

不同地区农村家庭的生计活动和生计资本存在差异,这会导致采取生计多样化策略对不同地区

的收入不平等存在异质性.参照葛永波等研究,本部分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这种划分

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３５].在此基础上,对这三个地区进行分样本

RIF回归,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可以看出,在控制家庭生计资本后,以Simpson 指数衡量的生计多

样化对东部地区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影响并不显著,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起到明显改善

作用,特别是在缩小西部地区家庭收入不平等方面效果最为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基础较为薄弱,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分布在此,多样化生计活动有助于农村家庭拓展收入来源,获
取更多现金收入,从而缩小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而在东部地区,７６．４％的农村家庭主要收入来

源为务工或自营工商业等非农活动.从前文分析可知,从事工商业或非农务工的农户主要以中高收

入群体为主.因此,在东部地区,多样化的生计活动并不能产生足够的协同效应,对缓解农村家庭收

入不平等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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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分区域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income(Gini) 东部 中部 西部

Simpson指数 －０．０３３(０．０４７) －０．０９４∗∗∗(０．０３５) －０．１２９∗∗∗(０．０３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２７５９ ２６６０ ２１１８

R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３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梳理生计多样化与农村家庭收入分布关系的基础上,基于全国多省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再

中心化影响函数和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了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运用收入

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各项生计活动对家庭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情况和边际效应.研究主要发现:第
一,生计多样化不仅有助于稳定农民收入,同样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多样化有效缓解了农村内部收

入不平等,使用RIF回归结果显示,生计多样化降低了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即使在更换收入不平等

衡量指标后,该结论依然稳健.第二,基于 UQR模型估计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发

现,在不同分位点上,生计多样化带来的收入回报存在差异性,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升效应最强,并
且生计多样化对缩小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作用明显更大,体现了生计多样化的“益贫性”特征.
第三,从收入结构视角看,虽然家庭务工收入和自营工商业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但造成

二者贡献度高的原因存在差异,务工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改善总收入不平等状况,特别是对于生计多样

型农户,务工收入增加１％,总收入不平等会减少４％.而自营工商业收入增加则会加剧总收入不平

等.最后,通过分区域回归发现,生计多样化能够明显改善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但对缓

解东部地区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影响不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推动发展富民乡村产业,提供优惠政策支持有利于

低收入群体参与的产业类型,将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带来的增值收益和就业岗位尽量留给农民,为农村

家庭提供更多就近就业机会.第二,加大对低收入群体非农就业创业的支持力度,降低低收入农户非

农就业的门槛,提升低收入家庭工资性收入与创业收入的增长.第三,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
要注重建立可持续的多元化生计体系,增强农户实现多元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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